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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业上取得的巨大

成功之外，阿布的爱情生活
同样富有“传奇”色彩。

阿布这位坐拥183亿美
元资产的犹太人后裔，在情
场上却有一段不平坦的心路
历程：中学时的“梦中情人”
因他太腼腆而拒绝他的求

爱；大学时狂追的女友则嫌
他寒酸与其分道扬镳；患难
中结交的发妻因无法传宗接
代被他无情抛弃。

由于受伯父雷波的影

响，阿布还是个家庭观念极
重的人。政治也好，足球也
好，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和
美丽的妻子，可爱的 5个孩
子共享人生才是阿布最终
的目的。

1987年夏天，当时奥尔

加只有 23岁，而阿布只有
20岁。二人都在乌克塔工业
大学念书。他主修公路工
程，她主修地质课程。刚刚
和初恋情人分手之后，痛苦
的阿布经常出没于当地酒
吧，借酒浇愁。在那里，20岁

的阿布遇到了比自己大三岁
的奥尔加。

浪漫的爱情生活持续了
八个星期，随后阿布就向奥
尔加求了婚。1987年12月，
阿布和奥尔加正式办理了结
婚手续。在岳父岳母的帮助

下，他开办了一家玩具加工
厂。工厂的产品卖得非常好，

阿布的家庭收入也直线上
升。阿布从小父母双亡，作为

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
也渴望拥有亲生儿女。遗憾
的是，奥尔加在生下女儿之
后丧失了生育能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阿布

变得越来越神经质，曾经幸
福的三口之家冲突渐渐多
起来。结局不言而明：阿布
遇到了漂亮的空姐伊琳娜·
玛兰季娜，立即就抛弃了第
一个家。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

业务需要，阿布经常坐着飞
机穿梭于德国与俄罗斯之
间，国际航班上的空姐们很
快就记住了那张“憨憨”的
面孔。阿布希望引起空姐的
注意，几乎给所有姑娘递过
名片。有一次，他把名片送给
伊琳娜。起初，伊琳娜没有任
何反应，可是几个月过后突

然宣布要嫁给他。
伊琳娜认识了当时一文

不名的阿布，那时她是
Aeroflot航空公司的空姐。
要说社会地位和条件，伊琳
娜远为出色，要知道空姐被
认为是当时最棒的职业。不

过，阿布证明了他的商业能
力，准备趁着戈尔巴乔夫时
代晚期禁止私有企业的规定
松动之时寻找机会。这同时
改变了两人的生活，两人开
始联手做生意，伊琳娜趁着
旅行中途停留之际从西方带

回各种小物品，然后阿布就

在那套小公寓里搞“盗版”
复制，奥尔加和女儿也都成

了他的工人，当然阿布自己
也是工人。

不过，没多久他和伊琳
娜相爱了。当时的邻居马里
纳还能回忆起原来家庭破裂

的一刻。“我记得他和奥尔加
谈崩了，即使他们曾经相爱，
即使他们曾经非常开心。”

阿布独自住了一段时
间，然后上天安排改变他命
运的伊琳娜又出现了。“她总
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非常时
髦，外国的衣服、外国的化妆
品，要知道那是苏联时代，人

们都没什么钱。就是伊琳娜，
太美了，端庄、优雅，我从来
不会看到他们喝醉酒。”马里
纳至今对伊琳娜记忆犹新，
很正常，就像《西西里的美丽
传说》，当时的伊琳娜就像电
影里的莫尼卡·贝鲁奇。马里

纳同样难以相信，那个曾经
住在他家旁边的平凡男人居
然现在成为超级富豪。

1991年，两人终于结婚
了，伊琳娜抛弃了过去的工

作，修读了一个法律学位。阿
布则从事石油贸易，后来这

成为他立身之本的产业。
同事们相信，伊琳娜不

是因为爱才嫁给阿布，她
喜欢的只是他的钱袋。在
和大家告别时，伊琳娜说
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再不
用在发工资前数身上剩多

少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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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工业系统所提供的

各种货物和原材料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财富，这可是文
明世界无法给予的。当然，这
样的财富让所有人类都能从
中受益。

但是，工业系统用来创造
这些财富的方法却让它的职

员们产生了如洪水般泛滥的
不愉快情绪。这也是大多数人
得情绪诱发病的主要原因。

沃纳在一家知名企业做

事，这个企业有着几个著名
的全国性的知名产品。公司
虽然成立很长时间了，可一
直以来规模却不算大，直到
某些新产品出人意料地在国
内获得成功后，公司才有了
些改变。从那时起，公司董事

局就希望能一直推出“获得
成功”的产品。

沃纳没日没夜地为公司
工作，可是只能得到一点点
可怜的报酬，他和他的家庭
也牺牲了很多的娱乐，终于，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得到了

销售部一个好位子———负责
新产品的销售工作。公司首
脑们希望新产品的销售能够
超过原来已经“获得成功”
的产品。沃纳也认为这是个
绝好的表现机会。公司的高
层领导们在部门会议上给沃

纳出示了销量分析表，希望

他能击败那些销量较好的部
门，使新产品的销量位居首

位，还要求沃纳在规定时间
内做好销量进度表，如果他
的业绩比预期要低的话，一
定要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
公司将会严惩他的部门。

从上层来的每一个压
力，都让沃纳喘不过气来，他

的上腹部和胸部都受到了这
种压力的影响。在一次部门
例会后，他去检查了肺部，接
着还检查了心脏、胃和胆囊。

他就像是被公司首脑弹
奏的一种曲调忧郁低沉的乐
器一样，发出了闷闷的撕裂

声。在沃纳被任命为新产品销
售部负责人前，他可是非常健
康的一个人。但是，在他登上
销售部经理这个宝座后，每次
面对上级领导的指责、发怒，
他都充满了抱怨。他起初抱怨
自己的消化不良，接着又演变

成胃部集中的溃疡疼痛。
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火

车上，这个可怜的家伙告诉
我他的所有症状，最后说：
“看起来，医生是不会了解我
的病因。”

沃纳仍然带着他的消化

不良症在十分紧张的工作气
氛中工作，他试图在公众面前
尽量展示他的新产品，以期获
得消费者的首肯。然而，他正
在促销的这个新产品至少晚
了20年的时间面世。产品价
格昂贵，速度缓慢，注定要被

市场所淘汰。沃纳的地位也会
在公司里级级下降，最终会被

当作残兵败将。后果是十分可
怕的，就像是沃纳被传染了肺
结核一样，他可能会传染给部
门的其他人，这样的涣散力对
企业经营是十分有害的。

现代生产方式的价值何
在？伴随着胃痛发生的财富

究竟对人有多么好？要说起
来，一个健康的胃和一种谦
虚谨慎的生活会更好些。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可怕的情绪诱发病在人们中
流行着。引起这种病的主要原
因是现代工商业产生的压力。

从某个方面讲，整个系统阻碍
了人类的发育，特别是阻碍了
心理上的发育，是造成人类不
成熟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生存
下去。可能，你已经从我们的
工商业系统中受到了直接的

伤害，为此得了某种官能症。
但是你却不得不继续在这样
的工作环境中生活下去。

那么，你就把这些当作是

一场游戏吧，有些事就当作一
个大玩笑；有些不得不做的事
就去做，并不是因为责任，而
是因为快乐才去做。用愉快高
兴的心情来对待生活，不要让
争斗的圈套抓住你。

如果遵守这些建议，你可
能会永远开不上卡迪拉克，但
是你会从咀嚼花生和大口大
口地吃西瓜中找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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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是神仙下凡的消息，

早就不翼而飞，像燎原的野
火一样，烧遍了有戎国的每
一个角落。现在，造父把用来
射日的弓箭制作好了，羿向
人们证明自己的时候也就到
了。如果真是天上的神下凡，
他就应该去把太阳给射落下

来，如果不能，他就不是什么
神，大家就不得不继续在十
个太阳的淫威下艰难度日。

对造父精心制造出来的
弓箭，羿似乎并不满意。长老
们问造父这是怎么一回事，
造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

地方，于是大家都向羿请教。
羿二话不说，把弓拉了开来，
他并没有搭上箭，只是用力
将弓拉开，看上去只是稍稍
用了些劲，那弓便被他很轻

易地扯断了。很显然，羿是在
用这种办法告诉造父，这把
弓的硬度不够。如果要想让
他射日，必须再制作一把更
硬的弓才行。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造
父关起门来苦思冥想。必须

制造出一把适合羿使用的弓
来，这是造父的职责所在。终
于，苦思冥想有了结果，造父
已意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
方。既然风声木还不够强硬，
造父决定这一次要用更结实
的指星木来做弓架。这指星

木也是一种神树，用它的树
枝做成手杖，指着天上的星

星，星星立刻就会消失。弓弦
也不再用牛筋熬制，造父决

定用更神奇的髯蛇的筋来
做，髯蛇同样是一种神蛇，
深藏在洞穴之中，长约十几
丈，剥皮抽筋以后，它的筋
会自动缩短，短到不足一
丈。造父相信，用这两样宝
物制成的弓，要比上一把弓
强硬许多。

很快又到了试射的日

子，这一次又是人山人海。羿
开始出场了，他对造父的新
弓，似乎还有些看不上眼，众
目睽睽之下，有些孩子气拿
起了弓，很随意地想拉开。出
乎羿的意料，也出乎在场所
有人的意料，这一次羿竟然

未能把弓拉开。见此情景，造
父不由得暗暗得意，他知道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的几天，羿很不

快乐。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
拉不开那把弓，感到很沮丧，

一肚子的不痛快。闷闷不乐
的羿甚至不愿意出去与孩子
们一起玩，他把自己关在小
屋子里，成天蒙头睡大觉。有
戎国在挨饿，大地烤焦了，万
物枯萎，能吃的食物都吃得
差不多了。到了这个关键时

刻，羿的所作所为急坏了那
些长老。他们在羿的住处徘
徊，一次次走进他睡觉的房
间，把他从床上叫起来。长老
们说羿你不能这样，你要振
作起来，你不是普通的人，你
是神，你要像王母娘娘说的

那样，用箭去把那些太阳给
射下来。

羿被长老们的唠叨弄
得不胜其烦，他说：“王母
娘娘是谁呀，我根本就不认
识她。”

羿的态度让长老们感到
很无奈，他们没有办法，只好
拉着嫦娥一起过来劝他。长

老们知道羿很听嫦娥的话，
也许只有她出来劝说，羿才
可能听进去。接下来，嫦娥
开始了对羿的说服工作。嫦
娥说你不就是拉不开那弓
吗，拉不开就拉不开吧，有
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自己

为什么拉不开那弓，因为你
还是个孩子，等到你长大
了，不再是孩子了，你就能
把那弓拉开。让嫦娥感到不
明白的是羿虽然成天在睡

觉，可是却显得异常疲惫，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不
住地打着哈欠。

羿说：“我已经不是孩子
了。”
“胡说，”嫦娥笑着说，

“你当然还是个孩子。”

羿固执地说：“不，我不
是孩子了。”

羿突然对嫦娥说起了真
话，他坦白说自己之所以要

成天蒙头睡觉，最主要的原
因，是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羿
说自从那次没有把弓拉开以
后，就一直没有再睡着过。只
要一闭上眼睛，那把拉不开
的弓就在他眼前晃悠。

ABCDEFGH

2002年11月2日，多伦多。

小灯很早就和杨阳分房
睡了。开始时是因为失眠，后
来就不完全是因为失眠了。

刚开始时，是小灯怕夜

里翻身吵醒杨阳，就央求杨
阳去另一个房间睡觉。杨阳
有些不情愿，总是找各种各
样的借口在小灯的床上多赖
一会儿。到非走不可的时候，
也总会发出一些大大小小的
抗议声。后来这些抗议声渐

渐地低落下来。再后来，一到
睡觉的时间，不用小灯催
促，杨阳就主动进了属于自
己的房间。

今天，是杨阳中文艺术
学校的开业典礼。其实，杨阳
在两年前，就已经拥有了自

己的中文学校。只是最近，他
的中文学校才和向前的绘画
班合并成为向阳中文艺术学
校。杨阳和向前的联合学校
已经运行了三个月，之所以
把开业典礼放在三个月之
后，是因为杨阳想试运作一

段时间再正式对外公布。
“我们磨合得还不错。”

杨阳对小灯说。
分摊房租水电费用之后

可以节省开支。彼此的学生资
源可以共享。一个人度假的时
候至少另一个人还可以维持

学校开张。杨阳是这样对小灯
解释他的合并主张的。

小灯也信，也不信。
这时候传来轰隆轰隆的

一阵闷响，仿佛是一发发的
炮弹，正从一个锈迹斑斑的
老炮筒里射出，在她的房角
爆炸开来。房子抖了几抖，窗
玻璃嘤嘤嗡嗡地震颤起来。
小灯知道那是杨阳在启动他
的汽车。杨阳小心翼翼地压

抑了一切属于他自己的声
响，可是杨阳无法控制他那
辆将近十年的老福特，消音
器上个星期坏了，却一直没
有时间去修。听着轰隆的声
响渐渐地远去，化为街音的
一部分，小灯知道杨阳的车

正拖着一尾的轻烟，绝尘而
去。小灯甚至隐隐看见了杨
阳脸上的急切。

也许，现在，他已经到了。
向前肯定比他先到。她大约一
直站在门口，等着他把车钥匙
揣进兜里。她会接过他的大

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然后，
捧上一杯滚烫的咖啡。“只加
奶，不加糖，好吗？”她问他。

再过一会儿。人都到齐
了，她会把他推到媒体的闪
光灯下，介绍说：“这位就是
杨阳，著名汉学家，小说家，

向阳中文艺术学校的校长。”
迎门的桌子上，肯定早已摆
满了他的各样著作。当她向
众人介绍他时，语气也许有
些夸张急切，带着遮掩不住
的热切取悦。

然后是讲话。各式各样头

面人物，校长的，老师的，家长
的，学生的。然后是宣读贺词。

然后他和她会站在摆满了鲜
花贺卡的大厅里，和各式各样
的来宾合影。明天，就在明天，
他和她的微笑，就会充盈着大
小中文报刊的社区版面。

等到所有的来宾都散
了，他和她就会不约而同地
叹一口气。说哦，终于过去

了。她会问他，你饿了吗？我
请你。去唐人街那家新开的
越南馆子吃午饭。

想到这里，小灯觉得有
一条长满了毛刺的多脚青虫，
正缓缓地蠕爬过她的心，身上
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麻痒

和毛躁不安。她再也躺不下
去了，苏西今天起得略微晚了
一些。苏西今年上三年级，平
常的周六，她都要去父亲的中
文学校补习中文。这周因为开
业典礼，停课一次，她就趁机
多睡了一会儿。起床的时候，

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半睁着眼
睛推门去上厕所，一脚就踩在
了一样软绵的东西上，几欲摔
倒———原来是母亲。小灯靠墙
坐着，眼睛睁得很开，一动不
动地望着天花板。
“妈，你怎么了？”苏西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苏西，那个向前老师的

画，画得好吗？”小灯微微一
笑，问苏西。
“大概，不错吧。”苏西

的回答有几分犹豫。


